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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仓点灯满院院明
王海燕

山村浓稠的夜色里，一条周身通明的鱼沿着院
墙缓缓游曳……在我关于儿时的记忆里，常闪回着
这样的画面。它魔幻得像是一场梦，却又有种清晰
的亲历感。这样的记忆碎片在时光的深流中载浮
载沉，时间长了，便成了心底一个疑真疑幻的结，不
时让我困惑。直到有一天，偶遇一篇老乡描写添仓
节的文字，记忆中的场景与文字迅速对应，一把蒙
尘生锈的老锁找到了丢失已久的钥匙，对齿对眼，
啪一声，开了。

那应该是我儿时过添仓节点灯的记忆。添仓
是家乡人希望“添仓添财”的节日，正月二十是小添
仓，为小孩消灾祛病；二十五是老添仓，为老年人添
福添寿，届时出嫁了的女儿要回娘家给父母过节。

在看到关于添仓节的文字之前，多年来我一直以为
是“天窗”节，这种误解一是因为家乡话二者发音的
接近，更多是因为添仓那天独特的风俗——点灯。
点灯的初衷应该是为了祈福祭神，但在孩童的眼
里，只看得到浓稠的夜色里，各式的灯盏闪烁在各
个角落，小小灯苗传递着融融的暖意，那情景，就像
天开了窗，满天的星子落到了人间。

能让一座农家院落变得如此梦幻的灯盏，家乡
人亲昵地唤作“灯灯”，不同的位置放着不同的灯
灯，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家中有幼儿的，炕上要放
一个“看孩儿娃娃”，娃娃要头戴官帽、一手抱书、一
手抱元宝，望子成龙的天下父母心不言而喻。家中
有老人的，窗台上要放一只“啄百病鸡”，希望它能
啄去病痛，让老人安康。粮仓外要放一个口袋，讲
究的还要捏一个“仓官老爷”；衣柜外要放一个包
袱；钱匣子外要放一只元宝。这三者寓意有得吃、
有得穿、有得花。水缸里要放一对鱼；炭棚外要放
一只“看炭狗”；灶台上要捏一口锅，里面小小的面
团代表家中人口，一般要比实际人口多两三个，寓
意添丁进口。院子外的出水口还要放一只蝎子，表
示五毒皆走……形态各异的灯灯用糕面捏成，上面
都顶着一个浅浅的灯瓜瓜，花边的褶皱必须是双
数，灯芯用谷秸秆和新棉花捻成，手巧的媳妇还喜
欢加些五彩的绵纸，点起来更好看。

添仓这一天，谁都不会在别人家吃饭，生怕将
福运财运添在别人家。这风俗小气得让人好笑，又

让人觉得小气得很可爱，就像腊月二十三用糖瓜黏
灶王爷的嘴，很多民俗里隐隐藏着老百姓狡黠式的
幽默。

北方的冬天，夜来得迅猛，吃碗饭的当口，天就
黑了个透。大人们开始布置点灯，一处一处放好
了，灯瓜瓜里倒满麻油，一边点一边嘴里还要念叨：
添、添、添仓来，银子元宝添进来。大人把灯点上，
孩子们开始在院墙缝隙里找一种昆虫——“添仓牛
牛”，找到的越多，来年收成越好。现在想来，我脑
海中一直闪回的那个魔幻场景，应该是水缸里放鱼
灯和寻觅“添仓牛牛”两种仪式的重叠。

第二天，要把这些灯灯或蒸或炸吃下去，“灯”
和“登”谐音，“糕”和“高”谐音，至此，这个仪式感
极强的民俗节日算是落下了帷幕，轰隆隆喧闹了月
余的年也接近了尾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原东山
里的年，过得朴实，也收得利落。
亲戚走罢，门上的春联还红得晃
眼，日子却已悄然滑回了那条叫作
日常的轨道。

“轨道”上的吃食，便是和子饭
了。这名字起得真好，透着一股子
敦厚与亲热，仿佛米、面、菜、豆原
本就是一家，如今欢欢喜喜地“和”
在了一处。这可是只有正月里才
有的特殊待遇哩！清晨，或是晌午
偏后——那时节一天只吃两顿，水
是井里刚打上来的，清冽冽地倒进
铁锅。先下金黄的小米，得耐着性
子，让米粒在滚水里慢慢地舒展，
吐出一层稠嘟嘟的米油，那汤色便
晕染开一片温润的暖黄。这时候，
豆面条该登场了。

豆面条是年前就备下的。腊
月里，女人们总爱凑在谁家的炕头
上，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将和好的
杂豆面团擀成一张张极大的、近乎
透明的薄片。那活儿需要巧劲与
耐心，擀面杖在她们手里，不疾不

徐地推动着，将日子也碾得绵长。擀好的面片
叠起来切成条状，然后铺在盖帘上，端到院子
里，让冬日的太阳晒着，不消半日，便脆生生地
变干了。收进屋里，藏在阴凉干燥处，便是年
后长久的口粮。

家家如此，每天下午这顿饭，总是将那
豆面条抖散了，下到咕嘟着的米汤里。豆面
条一入锅，那股子特有的、混合着豆腥与麦
香的朴实气息，便丝丝缕缕地钻出来，和米
香抱成了一团。

山药蛋是必定要有的，切成不规则的滚刀
块，早早便下了锅，煮得面面的，筷子一戳就
散，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将葱花、麻麻花用麻
油一烹，那个香呀，把整个村子都包围了！也
有条件好些的人家，这时便会从院子南墙根下
的小瓮里，摸出几个冻得硬邦邦的“团团”来。
那“团团”也是年前的产物，粗粝的米面或黍子
面发了包上豆馅，蒸熟后存放在天然的“冰箱”
里。冻过的“团团”扔进滚烫的和子饭中或在
火上烤一烤，不一会儿便软热了，用筷子夹开，

粗糙的外皮下，暗红色的豆馅便露出来，甜丝
丝的，给这一锅咸香平添了一抹意外的惊喜。
一锅饭，有汤有水，有粮有菜，热气腾腾地盛到
粗瓷大碗里，沿着碗边吸溜一口，从舌尖一直
暖到胃里，再蔓延到四肢百骸。那是一种结实
的、可靠的饱足，足以抵御正月里尚未褪尽的
春寒。

过了十五，新衣裳是必定要脱下的。孩子
们虽有些不舍，却也觉得理所当然。那鲜亮
的、带着折痕的衣裳，被母亲仔细地抚平，收进
褪了漆的木柜深处，等着下一个年节，或是某
个更重要的场合。大家又换上了臃肿的旧棉
袄。棉帽子护着耳朵，三五成群，东家进，西家
出。屋里炕烧得烫屁股，男人们围着打扑克；
女人们手里纳着鞋底，嘴里聊着闲话。窗户玻
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将外面清冷的世界隔成
一片模糊的白色。屋里的人声、烟气、暖意，都

“和”在了一起，发酵出一种懒洋洋的、让人心
安的消闲。这情景正如和子饭的味道一般。

正月里，按老规矩，是不兴动土劳动的。
日子仿佛被拉长了，也变轻了。天公也作美，
记忆里的年，总伴着雪。除夕或初一，悄没声
儿地，就来一场。不大，却足以将东山层层叠
叠的褶皱，都铺上一层匀净的白纱。阳坡的
雪，性子急，太阳出来照几日，便露出湿漉漉
的、深褐的土地，蒸腾着地气。阴坡的雪却沉
静、有耐心，白皑皑地赖在那里。远远望去，山
阳与山阴，一明一暗，交错着，像一幅巨大而沉
默的木版画。大人们端着和子饭，蹲在门槛
上，望着那雪，会喃喃地说：“好啊，瑞雪兆丰年
呢。”语气里是满满的、对土地的信任与期盼。
那雪光映着他们黑红的脸膛，眼里有一种亮晶
晶的东西，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深深的、对生活
本身的看重。他们并不言说“生活”这样的大
词，只是将豆面擀得极薄，将山药蛋煮得极烂，
在风雪天里，将一锅和子饭熬得极香。

如今回想，我向往的，或许就是那样一个
被和子饭的香气所浸透的、被白雪所包裹的正
月。日子是素的，心是静的，人情是稠的。一
切都不慌不忙，一切都得其所在。那是一种将
日子过得扎扎实实、又自得其乐的精气神。那
热气，那雪光，那人影，混成了一碗最醇厚的人
生和子饭，在记忆的灶台上，永远咕嘟着，散着
让我心安的、故乡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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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年的魂。正月里，河东大地的村落锣鼓
铿锵。早在年前，不少村庄便订好戏班，只待开春唱
响第一台戏。戏比年早，声比人先——蒲剧的声腔，
就这样在晋南的土塬上一路流转，把一个年节唱得
滚烫。

声腔如黄河奔涌、梆板如雷声轰鸣，蒲剧被誉为
山西“四大梆子”之首，有个更生动的名字“乱弹”。
这个名字藏着它自由奔放、别具一格的灵魂。

蒲剧的根，可追溯到宋金时期。晋南出土的金墓
砖雕上，戏台模型和戏俑栩栩如生，印证了这片土地
悠久的戏曲基因。至明代，蒲州“义和班”的碑记、河
津戏台的题壁，记录下“乱弹”班社巡演的盛况。清代
《河汾旅话》称其“词极鄙俚，事多诬捏，盛行于山陕”，
恰说明它从乡间破土而出，带着泥土的鲜活。它的成
长，与秦晋地域文化血脉相连。蒲州（今永济）与陕西
同州（今大荔）隔河相望，两地戏班交流频繁，共塑“山
陕梆子”。艺人秦晋杂处，声腔互融，直至清代才逐渐
分蘖为蒲剧与秦腔，宛如一对孪生姊妹。

蒲剧史上，有两座高峰令人惊叹。一是清乾隆年
间的魏长生，二是清光绪年间的郭宝臣。而今，蒲剧已
诞生9位梅花奖得主，景雪变凭《山村母亲》夺得“二度
梅”后，又首次将蒲剧带出国门，亮相国际电影节。

蒲剧的魅力，更在于其独门绝技：翎子生一甩
头，雉尾能画弧、绕圈，演绎骄傲或焦灼；梢子功（甩
发）如疾风扫雪，表现悲愤挣扎；马鞭一扬，斗室空间
却似千军万马踏尘而来……

蒲剧音乐如黄土高原粗犷的呐喊，梆子急如雨，
板胡高亢裂云，锣鼓铿锵如雷。唱腔板式丰富，从如
泣如诉的“慢板”到风驰电掣的“流水”，皆是生活的
节奏。其剧目包罗万象，既有《薛刚反朝》的家国豪
情，也有《挂画》中少女怀春的细腻表达——台上演
的是忠奸善恶，台下照的是世道人心。

2006 年，蒲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今日的它，仍活跃在民间，甚至登陆央视
春晚，向世界传递“河东之声”。蒲剧，像一棵数百年
虬枝盘旋的老槐，根系深扎于古蒲州大地，枝叶却始
终迎着时代的风生长。

正如老戏迷所言：“蒲剧的梆子一响，黄河的水
都得跟着晃三晃！”这声腔里，有历史的回响，更有永
不熄灭的生命力。

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


